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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年轻时的渡边爱上了纯
洁无瑕、神经脆弱的直子，
在直子失去恋人木月后，希
望能够给予直子幸福。同时
活泼可爱的绿子闯入了渡边
的生活,并且一次次地向渡
边发出邀请。最终，直子选
择永远地离开，彷徨无助的
渡边随之迷失在喧哗躁动的世界里…… 
 
 
  
  
编导的话： 
想要了解这个话剧，最重要
的是读读原著。而正如一万
个观众就有一万个哈姆雷
特，在改编的时候，我们加
入了许多个人的理解。因为
我们的目的，就是想排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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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心目中的《挪威的森林》。在改编的过程中，出于种种考虑，我们对如下人
物进行了删减—— 
永泽  其实我们并没有删掉永泽。在小说里，他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线索出
现的，因此以话剧的形式很难表现。但是永泽是个精彩的人，于是我们引用了
他的语录。至于他的女朋友初美——那个中途自我了断的女性——也没有了出
场的机会。实在很遗憾，也是我们的能力有限吧。 
玲子  首先从形象上，我们非常难以找到合适的演员。玲子其实是非常重
要的，她是直子的依靠，也是渡边的倾诉对象，而她自身却又不健全。这种安
排的象征意味很浓。因此我们不能够完整地表达作者赋予这个角色的意念。与
其模棱两可地演一演，不如干脆不演。 
村上春树曾经说：“（关于把小说搬上银幕）那是不可能的……谁都办不
到。因为那是我在脑袋里淋漓尽致勾勒出来的。”我们非常赞同这一点。我们
只是表现了自我解读过的《挪威的森林》。在这部小说没有被任何形式改编过
的前提下，我们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第一人。反复的修改和辛苦的排练，只是
希望能够唤起你的共鸣。如果这部戏能够给你留下印象，并且让你有兴趣去读
读原著的话，我觉得，我们就算是成功了。 
  
《挪威的森林》是武汉大学青骑士剧社 2003 年春推出的一部校园戏剧，是
由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2001 级本科生黄姗根据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改
编、导演的一部无场次话剧。 
青骑士剧社以“实验戏剧”为宗旨，致力于挖掘戏剧艺术潜在的表现力和
可能性。如果说，此前的《潘金莲》、《恋爱的犀牛》、《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的意外死亡》等还是继承和搬演前辈成果的学步之作，那么，《挪威的森林》
——正如导演自己所阐述的：“在这部小说没有被任何形式改编过的前提下，
我们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第一人。”——无疑具有原创性的意义。这是武大校
园戏剧迈出的勇敢且令人欣喜的一步。 
依然是在樱园的大学生俱乐部，小小的台子前又一次挤满了观众，摆好的
长椅远远不够，很多同学站着，有的干脆席地而坐。因为条件简陋，资金匮
乏，校园戏剧经常被我们无奈而自嘲地称为“贫困戏剧”。台上几乎没有什么
道具，只是靠几张桌子、几把椅子模拟各种情景，靠简易的灯光或几支蜡烛来
营造氛围，靠精心挑选的音乐来暗示和烘托情感。但是，演员们深情投入的表
演为我们呈现出了动人的戏剧景观。 
生、死、爱、痛、美，一直是日本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其中彼此之间既矛
盾又和谐的关系构成了巨大的情感张力，同时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话剧《挪
威的森林》在一个半小时内集中展现出了丰富而深刻的心灵世界，其中涉及到
的关于生、死、爱情等的诸多内容，可以说是促人思考的。当帷幕伴着淅沥的
雨声落下的时候，内心的感动在真诚的掌声中又一次浮起。 
读过原小说的人应该都知道，小说总的来看是繁复错杂的，其结构比较散
化，情节偏于平淡，人物的塑造直指内心。这种从心底缓缓流溢出的情感要打
动案头静静翻阅书页的读者委实是不难的，但要将它搬上舞台，就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了。 
导演将书中的一句话:：“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与之
永存。”作为点题之笔，表现了 17 岁的木月的死对他的女朋友直子、好朋友渡
边以及与他毫无关系的、一个爱上渡边的女孩儿绿子的感情生活产生的挥之不
去的影响。创作者把它定位为一部“动人心弦的、平缓舒雅的、略带感伤的、
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创作者的改编倾向和着墨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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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边、直子、绿子是其中的恋爱主角。内向、敏感的直子失去了木月之后
就失去了自己的世界，渡边不可能在只有回忆和幻境的直子的世界找到自己的
位置，而绿子现实、真率的世界又使渡边无所适从。 
木月和直子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剧中有一场戏形象地表现出了他们两
人的情感状态。他们反复强调“我们”，以和“别人”区分开来。他们蒙着眼
睛，想象着他们的世界“安静”、“纯洁”，正如他们自己说的：“像在羊水
里。纯洁的羊水。安全的羊水。”噪音可以视为现实世界的象征，嘈杂和安静
其实都是直子的主观感受。只有木月出现，安静才会到来。直子无法忍受噪音
又没有办法抵御，后来她呆过的阿美寮疗养院其实也是与世隔绝之所，这说明
了她与现实世界的格格不入，也暗示了她失去木月后不可能接受渡边，也根本
无法独自生存下去的结局。 
在现实发展的时空中，导演采取了定格、消声、分割表演区的方法来插入
表现直子和绿子的过去，以他人的表演或评论来代替本人的叙述或回忆，在增
强舞台性的同时，也造成了间离效果，通过这些琐碎的断片促进观众更深入地
了解和探悉人物性格及行为的历史原因。如直子生日那场戏，其中直子有三次
定格，通过众人的表演我们了解到直子对童年和姐姐的记忆，以及姐姐自杀后
对一切的怀疑。再如绿子的午饭那一场，在绿子和渡边谈话的中间插入表现了
绿子家中的种种情形：经济的拮据，父亲的冷漠暴躁，母亲的去世，亲戚们的
闲话。绿子现实、直率、活泼的性格在这些具体事实的反衬下显得更加真切、
生动。 
渡边是夹在直子和绿子中间的人物，确切地说，是在过去和现在，虚幻和
真实中间不知如何选择的人。他爱直子，这种爱虽然执着却显得虚无飘渺、不
可把握，就算他们有过“亲密接触”，直子依然只爱着永远 17 岁的木月；绿子
爱他，爱得热烈、大胆，就算他们曾经动情地吻过，可那个“初秋午后的瞬间
魔力已经杳然遁去了”，渡边依旧漠然。为了更好得突出和表现这三个人的关
系，导演在场次衔接上颇下了些工夫。如直子和绿子呼唤渡边的声音的重叠，
使渡边迅速地从直子的疗养院回到了绿子的身边，由此引出 后一场，也是
精彩、 见功力的一场，直子和绿子开始交替着讲话，越说越多，越说越快，
直至两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再加上众人的口舌，乱成一片。渡边再也忍受不
了，他冲到台前，捂住耳朵，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难以忍受直子无望爱情的
折磨，也无力承担因无以回报绿子而造成的伤害。 
导演在这三个主角之外还设置了一些别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形象变形、表
演夸张，具有明显的喜剧色彩。如敢死队、快乐集中营中的众人等。这些人的
生存方式及人生观、价值观与渡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人物及情节的穿插
使得剧场的氛围有所缓和，观众的情绪也得到放松。更重要的，这些异质性因
素使得整个戏的审美形态有所丰富，显得有张有弛，悲喜沓见。 
这部剧的成功，与演员的表演密不可分。其中，渡边的扮演者苏粤曾在武大校
园版话剧《恋爱的犀牛》、《思凡》中担任主角，也参与了《北京人》及英文
话剧《威尼斯商人》的演出。他的表演深沉、细腻，能自如处理大段的抒情台
词，在《挪》剧中，他的这一长处又一次得到了很好的发挥。直子的内心空如
古井，一袭黑衣紧紧裹在身上，张冉含蓄、内敛的表演使这一角色异常令人怜
惜。绿子这一角色在公演前几天才突然决定换演员，由编导黄姗亲自粉墨登
场。凭着她对人物深刻的理解及自身精熟的演技，一个活生生的绿子在台上分
外引人注目。 
  
 
